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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满族文学”，在我国文学领域，甚至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领域，都是一个晚近才出现的概念。然而，概念的迟到，并不意味该概

念所指代的事物本身也出现很晚。应该说，满族文学实体，是与满族这一民族称谓共起始的，只是人们在一个历史过程中还未习惯将其

作为一种民族的整体文学来看待而已。 

满族是一个重视发展自身民间文化的民族。历史上长期处于高寒地区的渔猎经济生活之中，他们养成了以说唱艺术为主要欣赏形式

的全民族性的传统文化嗜好。满族民间，到处蕴藏着口承文学作品的富矿。其中，既有异彩纷呈的故事、传说和歌谣，也有鲜为外界所

知的神话和长篇叙事作品。 

满族又是一个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的民族。她并不满足于自己民族的文学长久地停留于民间口头阶段。清代初年，随着政治上的开

发，满族文学事业也迅即跟进。一代又一代书面文学家应运而生。有清一代，满族作家撰有作品集的，总有五百部至千部上下，可谓人

才济济，群星灿灿。像词人纳兰性德和小说家曹雪芹这样翼盖一代的文坛巨匠，不过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就古典作家文学而盲，满

族取得的成就，当不亚于国内其他任何少数民族；在小说创作等方面，甚至可与汉族作家争一日之高下。 

然而，遗憾的是，上述种种实绩，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没能有助于“满族文化”概念的提出，当然更未能引起文学研究

者们的注目。相反，除去纳兰性德和曹雪芹以个人身份被载入文学史册（而后者又往往被抹煞了满族身份）外，对其他偌多的满族文学

范畴，则了无问津之人。满族民间文学的大量作品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甚至更糟糕，还经过了几次人为的破坏）；绝大部分满族古典

作家们的名姓，也和他们的诗文集一道，长眠于各地图书馆的角落里。 

这种不合理的状况，直到近几年才得到初步扭转。冰封多年的满族文化园地消融复苏。辽宁、吉林、黑龙江、北京等地的一部分学

术工作者，不失时机地开始耕作。满族民间文学采风工作在满族同胞聚居地区陆续推开，《满族民间故事选》的前两集业已出版，满族

作家文学的研究成果在学术刊物上不断涌现，满族文学史的编纂工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统一规划中起步。事实证明，一经发掘，掩埋

许久的满族文学珍宝便一批又一批地展现到了人们的面前，令人赞叹流连。 

然而，迄今为止，满族文学搜集、研究工作，也还只能说是刚刚上路。由于这一学术领域开辟得较晚，必不可少的专业队伍还没有

建立健全到足以胜任的程度。满族群众世代聚居的大面积地区，仍是民间文学工作者未及开垦的处女地。包括一系列长篇历史题材叙事

作品在内的满族民间文学富矿，现在也只能做到刚刚探明矿苗所在。对满族民间文学的综合研究，还为数甚少。对于满族古典作家文学

的探讨，也还多限于泛泛的检索和单线条的评介，满族文学古籍的整理出版规划刚刚制订并着手开展，研究者的视野覆盖率仍然不高，

很少获得从具体作家作品到抽象文学规律的系统的宏观的研究成果。对现代及当代满族文学的重视和研究，更嫌不足。甚至对现代和当

代是否存在满族文学这个基本问题，也还没有展开过专门性的讨论。 

应当努力改变满族文学研究较之汉族及其他一些兄弟民族文学研究而言的后进状况，须加强现有满族文学研究者们的配合协作，须

吁请各界有关的老年和中年专家学者们鼎力支持我们的工作，须呼唤更多的青年文学研究者和业余文学爱好者积极参加我们的工作。 

满族文学界说，即满族文学的划定标准，是满族文学研究者面临的首要问题。几年来，专家学者已经发表了一些颇有见地的意见，

对辨清这个问题，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满族文学，顾名思义，就是满族人民群众和满族作家所创作的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的总和。对这

个大前提，不会有歧议。 

但问题稍一具体化，便会引出不少麻烦。例如；渤海和女真等满族先民的文学作品是否可以被视作满族文学的内在组成部分? 满族

人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是否毫无疑义地应被视作满族文学? 清代的汉军旗人作者和蒙古旗人作者的文学作品，是否应被划入满族文

学? 

这里，想对上述问题一一试说。 

我们知道，满族（满洲族）这个民族称谓，是1635年皇太极利用政令方式正式颁布确立的。作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与原来

女真族之间的不同，不仅限于称谓的变换。满族是以原来的建州女真部和海西女真部为主体，逐步吸收东北地区其他多种民族成分（包

括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赫哲、蒙古等民族的一部分，甚至包括汉族中的一部分）组合而成。新的民族共同体一经以满族称谓问

世，旧时以血缘关系为基本纽带的女真族便不复存在，而随即成其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古代民族了。历史的连续性与阶段性就是这样体现

的。我们在辨认满族文学界说时，应当顾及这些史实，而把满族文学出现的上限基准点钉在满族称谓出现之时。至于女真文学以至于更



早出现的渤海文学，当然不宜再被视作满族文学的内在成份，而只能是在追溯满族文学前身的流变时予以概要的探讨。另一个恰当的措

施是，像开辟专门的渤海研究和女真研究一样，开辟专门的渤海文学研究和女真文学研究的专门学科，把它们同满族文学研究有所区

别。 

满族作家用汉语写作问题，在几年前满族文学研究草创之初，曾经过一番讨论，结果大多数意见肯定了这种作品的满族文学位置。

可是，近两年国内整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对少数民族文学划定标准的讨论，更为突出地涉及作品语种对作品民族归属是否有制约关

系的问题，又有一些意见强调了一民族的文学必须使用该民族的语言。这种观念对满族文学研究不无影响。 

我仍然坚持认为，少数民族作家创作本民族文学时具有自由选择语言工具的权利。在我们这样一个有五十几个民族的祖国大家庭

中，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交流，无时或已。一民族的作家使用他民族的语言来表现自己的作品内容，不足为怪。特别是由于汉族

人口占国内人口绝大多数，汉族文化又有悠久的传统和高超的水准，这种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少数民族学习汉族文化，

首先就须学习汉语以为媒介，他们的作家要在艺术上向汉族作家看齐，也很自然地会走上用汉语写作的路。这是民族关系史上常常发生

的现象。民族交往越深入，此类现象越频繁。从这个角度看，清代满族作家大量使用汉语（且不说满族作家及满族人民在使用汉语过程

中对汉语普通话的积极回馈与切实贡献），不过是当代各兄弟民族作家大量使用汉语这一历史趋势的先期预示。一民族的作家使用他民

族的语言，并不会从根本上撼动该民族作品的特有民族性质。作品中所表现的该民族的文化习尚、道德观念、心理素质、价值尺度，将

顽强地存在并从根本上制约着作品的民族属性。而语言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的运载工具，虽然有加强或削弱作品民族特点的作用，却不能

成为鉴别作品民族属性的根本标准。我国新疆地区的锡伯族，长期以来直至目前还使用着满语满文，而其先人鲜卑族的语言则在不可查

考的年代失传。我们能否定锡伯族作家用满语文创作的作品属于锡伯族文学么? 同样，我们也不应该否认满族作家的汉语文学作品的满

族文学属性。 

清代的汉军旗人及蒙古旗人，与满洲旗人生活在相近的生活氛围之中，而与当时的民人（即普通汉族人）生活差异很大。汉军旗人

作家及蒙古旗人作家的作品，也往往反映了与满洲旗人作家类似的思想感情和艺术追求。但考虑到这些作家的前人随旗时间稍晚，清代

结束时其后人有一部分已经回归了汉族及蒙古族（当然也有相当数量的一些人自报了满族），故在我们的研究中未被一律视为满族的文

学作者。他们的创作，似应视不同情况而分别对待。不过，需要申明的是，这类汉军旗人和蒙古旗人，与满族共同体组成伊始就已加入

其中的那部分汉族、蒙古族成份截然不同。后者已与女真族一同组成了满族。由于加入满族共同体很早，这部分人早已彻底满族化，从

心理到文化，已经极少异于满族之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把曹雪芹（其身份并非“汉军”，而属“满洲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作为满

族文学研究对象的基本出发点。 

记得有一位学者在讨论满族文学的会议上说过：满族文学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但这种意义并不一定要表现在继续发展满族文学创

作上。其言外之意，即满族文学已经不可能再有新发展了，这种文学已经成为历史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了。 

事实上，在我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满族文学家们始终没有停止过自己创造性的劳动，直到目前，这一民族文学领

域不仅没有衰敝，反而愈发呈现出兴旺发展的好势头。满族文学不曾结束自己的发展史，甚至也未曾中断过自己的发展史。 

“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旗举起，揭开了我国现代文学史的扉页。著名满族作家老舍，随即以自己一系列的不朽作品奉献于世，毫无

愧色地跻足于中国现代文学巨匠的行列。端木蕻良，舒群、金剑啸、田贲、颜一烟、关沫南、丁耶、胡可等许多满族作家，都在现代文

学的大地上做过令人难忘的耕耘，组成了一支满族现代文学创作的生力军。新中国诞生后，更有一大批满族作家相继登上文坛，代表满

族人民，在文艺百花园中培育出一朵又一朵绚丽璀璨的民族文学之花。他们的名字不胜枚举：寒风、胡昭、李惠文、路地、赵羽翔、中

流、关守中、满锐、马云鹏，穆静、鲁野、赵大年、朱春雨、戈非、王安、江浩、关庚寅、边玲玲、王家男…… 

本世纪上半叶，满族人民普遍承受着反动统治阶级严酷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为了得到起码的生存与劳动条件，有许多人只得隐

瞒满人族籍，甚至改名换姓。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满族作家想要直截表现满族生活题材，异常艰难。他们只能像自己同胞们在现实生

活中所做的那样，时常违心地隐瞒下自己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满族身份。有鉴于此，我们在今天的满族文学研究中，假如一味强调要求当

时的满族作家在其作品中必须提供清晰的满族题材标记，岂不是近于苛刻么? 

只要我们不是把否定满族作家的创作具有满族文学属性的结论匆忙做出，而是首先实实在在地来观察一下这些作品中反映出的作家

的艺术个性，我们就不难看到一种特质——满族文学的特质，在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闪烁跳跃。 

例如老舍。时常听到一些议论，完全否定老舍作品的满族文学属性，说他的作品从题材到人物，从思想到艺术，从形式到格调，完

全是“汉化”了的。我感到，这种议论未免有欠严肃负责。只要细心了解一下满族人民的历史、风俗、性格、气质、审美追求，再来与

老舍作品表现的有关特征对照寻绎，其答案便是相反的。笔者曾做过这方面工作，相关研究成果已陆续发表，谨祈专家们指正。 

共和国建立以来，满族作家才有幸把自己的民族生活题材堂堂正正地诉诸笔端。老舍的杰作《茶馆》和《正红旗下》，在当代满族

文学创作中足称楷模（遗憾的是，后者在“左”倾文艺政策的摧残下未能完成）。许多满族作家也踊跃挥笔，直书满族题材的新作。仅

据近三年所见，这类作品就有；颜一烟的《盐丁儿》、赵大年的《公主的女儿》、李惠文的《气》、胡昭的《你的歌声》、丁耶的《摇

车》、王安的《金色的白桦林》和《来喜儿》、王家男的《我将出庭作证》，等等。从这些作品中，读者不仅可以饱览生动的满族生活

画面，而且还可以品味出满族文学的传统创作韵味儿。 

最近，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明确阐发，作家“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的感情、激情和

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受到了文学界的热烈拥护。可以期望，满族文学园地定会更加枝繁叶茂花美果硕。 

作为满族文学的研究者，我想，我们对当代满族文学的新发展，该寄以更多的关注才对。 



 

                                                       （1985.2） 

文章来源：《塞风集》（当代满族作家从书，辽宁民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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